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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汽车盘旋而上，在一个路口停下。

文友邱肖宾说，抓紧，再晚一点天黑透

了，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作家们陆续下车，跟着邱肖宾抄近

道，踏上一条没有路的路。我们在大大

小小的石头上跳来跳去，终于感到一股

浓郁、潮湿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耳畔

渐渐升起轰鸣，半空落下的水雾由小到

大。再往前走，“哗”地一下，几丈高的

水帘犹如幕布，腾空升起，在落日余晖

的照射下异彩纷呈。一道幕布尚未落

下，又一道更高的幕布直冲云霄。

伴着这似乎永不停歇的起落，是刚

劲有力的撞击声。河谷撞击河谷，激流

撞击激流，浪花撞击浪花，心灵撞击心

灵。

邱肖宾说，你们来得正是时候，作

为一个在黄河岸边生长的人，我都没有

见过这个阵仗。今年汛期来得早、来得

猛，上游的老土都冲下来了。

一位乡干部说，黄河知道你们这些

作家要来，攒足了劲，要把憋了很多年

的话跟你们说说。你们听到了吗？

他的话让我心里一动。我说，听到

了，可是我们并没有听懂……也许似懂

非懂。

我到过黄河上游下游，听过黄河齐

唱合唱，想过黄河的种种传说，然而，第

一次到了壶口，才意识到自己对黄河的

认识多么肤浅。人们把黄河称作中华

民 族 的 母 亲 河 、人 类 历 史 文 明 的 营 养

河 ，这 些 比 方 固 然 都 很 贴 切 。 此 时 此

刻，站在壶口一侧，我想到的却是，黄河

首 先 是 一 条 苦 难 的 河 ，然 后 是 不 屈 的

河、英雄的河、通向胜利的河。

黄 河 从 巴 颜 喀 拉 山 出 发 ，一 路 走

来 ，在 晋 陕 大 峡 谷 间 左 冲 右 突 ，让 我

联想到中华民族的精神发育。打开地

图 一 目 了 然 ，在 黄 土 高 坡 上 这 一 段 河

岸，分布着伏羲村、古贤村、老牛湾村

等 数 以 百 计 的 古 村 落 、古 建 筑 遗 址 ，

其 密 集 程 度 ，无 论 是 在 黄 河 上 游 或 者

黄 河 下 游 ，都 是 罕 见 的 。 人 们 在 黄 河

两 岸 繁 衍 生 息 ，创 作 了 大 量 的 神 话 、

传 说 ，蕴 含 着 生 活 的 理 想 和 希 望 ，也

表 达 着 同 自 然 和 谐 相 处 、互 惠 互 利 的

愿望。

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不等于说

黄河之水每一滴都来自巴颜喀拉山，就

像洪洞人并不都是祖祖辈辈生长在洪

洞。黄河之水来自这片土地上的千万

条涓涓细流。

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

像中华民族那样经历过那么多次、那么

大规模的迁徙。因为逃难、因为政治需

要、因为军事需要、因为……因为有太

多的因为。在几千年封建王朝的统治

下，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战

乱史、灾难史、流离失所史。

黄河是有记忆的，也是有感情的。

黄河在华夏大地的心窝里愁肠百结，所

以才有九曲十八弯，所以才有了日复一

日 、年 复 一 年 的 哭 泣 。 忽 报 人 间 曾 伏

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壶口，我说对了吗？

二

离开壶口，到了永和县，又有新的

发现——那一面在黄土地上高高飘扬

的 旗 帜 ，呼 唤 出 我 内 心 深 处 的 一 声 惊

呼——黄河是红的。

站在眺望台上，当地文友曹晓卉如

数家珍地给我们介绍包括乾坤湾在内的

诸湾：英雄湾、永和关湾、郭家山湾、河浍

里湾、白家山湾、仙人湾、于家咀湾……

突然，她话锋一转，指着河对面说，看见

那面红旗了吗？那将是水库的最高水位

线。

我以炮兵的眼光目测，暗暗吃惊——

一座巨大的水库即将横空出世。这是

新时代保护治理黄河、保障黄河长久安

澜 的 重 大 工 程 ，对 于 黄 河 中 游 疏 浚 河

道、治水治沙、灌溉发电等方面，都将带

来重大的、深远的、积极的影响。

那面小红旗，把我们带到了一段历

史之中。

当地文友说，全面抗战爆发前后，

中共中央的许多重要决策和重要的战

斗指挥，是在永和县境内完成的。就在

那个时期，渡河东征“抗日反蒋”的方针

转变为回师西渡“逼蒋抗日”，促进了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推动了抗日救

亡运动的发展。

在永和县诸多历史遗迹中，我注意

到有个地方名叫英雄湾。当地文友给

我们讲了这么一个故事——1936 年红

军东征回师西渡陕北，掩护主力过河而

滞留在河岸的 12 名红军战士，为追赶

大部队，到达离永和关渡口不远处的黄

河东岸石崖边，寻机渡河。高崖峭壁，

水流湍急，为避开敌军，他们从高崖上

滑下，躲藏在半山腰石洞里。敌人发现

后纠集兵力包围石崖，封锁路口。战士

们 多 次 突 围 受 挫 ，在 石 洞 里 坚 持 几 昼

夜，弹尽粮绝。敌人喊话劝降。12 名

红军战士宁死不屈，纵身跳入奔腾的黄

河。为纪念牺牲的红军英雄，此地故命

名为英雄湾。

这个常住人口不到 5 万的小县，给

作家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离开

之前，我们登上一个山岗，俯瞰千山万

壑，视野远方出现几块山峦断面，红色

的条纹就像合拢的书页，蔚为壮观，让

人产生无限遐想。

朋友说，这里的泥土会说话，一肚

子故事，一肚子真相，有时间你们夜里

来，坐在这里聆听。

三

离开乾坤湾，前往洪洞老爷顶，又

是黄昏，暮色渐浓。盘山的路上，我不

免担心，会不会天黑啊，能不能看见啊。

车子左旋右转，能见度越来越低，

担心也随之越来越重。

倏 然 ，车 身 一 斜 ，拐 了 一 个 弯 ，眼

前 豁 然 开 朗 ，仿 佛 一 头 扎 进 另 外 一 个

天地——但见玫瑰色的云霞火焰一般

在 天 穹 下 燃 烧 ，地 上 的 氤 氲 雾 气 同 天

上 的 晚 霞 交 相 辉 映 。 举 目 望 去 ，群 峰

层层叠叠，千山万壑若隐若现，苍茫的

森林在最后的落日余晖中升腾着绿色

的光芒。

站在洪洞县老爷顶上，作家们惊呼

不断。见过南方的十万大山，见过长江

边上苍翠的大别山，也见过枝叶上滚动

翠 绿 的 大 树 和 小 草 。 然 而 ，这 是 山 西

啊，这是黄土高原啊。这片因为缺水、

因为地貌崎岖而贫瘠的土地，何以有这

样稠密的绿色植被。

是啊，黄河本来不姓黄，在青海的

三江源，黄河是绿的。在山西洪洞，黄

河的岸边是绿的。

当地文友李晋豪以豪迈的口吻，兴

致勃勃地介绍这里的山和水，这里的动

物、植物、石头和土壤。这里有龙柏、褐

马鸡、打鼓泉、栖心湖……他告诉我们，

仅在兴唐寺乡境内，就有 700 多种植物、

100 多种野生动物。这个人就像一部百

科全书。他讲到动情处，眼里居然闪烁

着 泪 光 ，让 我 不 禁 想 起 那 句 著 名 的 诗

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

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当天晚上，我们被安顿在海拔 2300

米的山坡客栈里。当地 92%的森林覆

盖率和每立方厘米空气超过 4000 个的

负氧离子，让我们在酷热的夏天享受到

一次清凉和超凡脱俗的体验。

似睡非睡中，隐隐听到说话声，侧

耳细听，听不明白。我恍然有悟，应该

是山里的鸟鸣兽语。它们在说什么呢？

因为睡得踏实，次日醒得很早。睁

眼看着窗外，曙光涌入房间，起身走到

窗前，我不禁目瞪口呆：一座山峰叠着

一座山峰，一片树木挽着一片树木，朝

阳之下，绿色涌动。

突然想，我要是会写诗就好了，这

样 的 景 色 ，用 来 写 小 说 是 很 难 表 达 感

受 的 。 那 么 ，我 就 来 写 一 首 诗 吧 。 写

诗 不 是 我 的 强 项 ，只 是 有 话 要 说 ，顺

口 一 溜 ：夜 枕 壶 口 望 星 空 ，心 驰 神 往

遨 苍 穹 。 梦 里 犹 见 乾 坤 湾 ，推 窗 扑 进

江南风。

四

历时 7 天的文学活动告一段落。我

坐在返程的飞机上，从舷窗往下眺望，

感受同 20 年前大不相同。那时候从舷

窗往下看一眼，心里就一阵刺痛——沙

盘一样的黄土高原，突兀凌乱的山峁，

纵横的沟壑，被挤压成苔藓一样稀疏的

绿斑，给人带来的是无边的忧患。这辽

阔的版图，这广袤的旷野，何时才能绿

树成荫，何时才能碧水长流，文明的摇

篮何时才能重现青春？

如今不一样了，身下的黄土地，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生着变化，出现了

蓬勃生机。

恍惚中，机翼下的黄河变成了一条

金色的细线，不动声色地在山间盘旋。

凝视那条细线，壶口在眼前放大。那一

浪高过一浪的冲击，那一声高过一声的

喧哗，那万马奔腾的恢宏气势，让我们

似 乎 明 白 了 ，在 民 族 救 亡 图 存 的 斗 争

中，《黄河大合唱》的旋律为什么能够响

彻大江南北、崇山峻岭——风在吼，马

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保

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

全中国……那是觉醒了的中国人从心

底发出的怒吼，那是沉睡了千年的华夏

大地力量的爆发！

或许就是那个时候，中国人民更加

懂得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团结就是力量。

我突然想起一首诗：望长城内外，

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遥

想当年，毛泽东同志站在吕梁山上，看

见 的 是“光 芒 四 射 喷 薄 欲 出 的 一 轮 朝

日”，看见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

国人民，焕发出来的英雄气概。

想象黄河流域已经出现和即将出

现的大大小小的水库，我们也看到了那

轮朝日。

黄河啊，你出身于黄色，淬火于红

色，滋养于绿色；你的未来，一定会是更

加绚丽的锦绣文章。

黄河畅想
■徐贵祥

联勤保障部队第 985 医院的一间病

房里，柔和的灯光洒满房间，93 岁的老

兵韩荣缓缓讲述着往事。“13 岁，半大的

娃子，就跟着队伍走了……”回忆起往昔

峥嵘岁月，老人的眼神依然流露着坚定。

全民族抗战时期，山西战略地位十

分重要，无数抗战英雄儿女从这里走向

战场。硝烟散去几十年后，当年的战士

老去。许多老兵选择在战斗过的地方

安度晚年。第 985 医院前身是八路军太

行军区野战医院，参加过百团大战、黄

崖洞保卫战和多次反“扫荡”作战……

这座诞生于战火中的医院，在很多老兵

心中有着独特的分量。

医院第三住院部 8 楼，有一间“阳光

厅”。靠近“阳光厅”的一间病房，住着老

红军马志选。今年 2月，老兵马志选在“阳

光厅”度过了自己107岁生日。

马志选 1932 年参加红军，在长征中

两翻雪山、三过草地。抗日战争中，他历

任八路军第 129 师 769 团侦察排侦察员、

排长、特务连连长，参加过奇袭阳明堡机

场、响堂铺伏击战、百团大战……战斗

中，马志选的手指被子弹打断，右胳膊被

弹片穿透。

早晨 7 点半，李芝兰医生准时出现

在病房。她凑近老兵马志选的耳边，提

高音量，微笑着说：“早上好啊！老爷子，

今天感觉怎么样？”问候完毕，她熟练地

拿起听诊器，在手心慢慢捂热后，俯身为

马志选检查。“老爷子患有白内障，听力

不太好，说话也费力。”李芝兰轻声对旁

人解释，“但只要聊起打鬼子，他整个人

都精神了。”

另一边病房里，待医生检查完毕后，

老兵韩荣缓缓起身系上衣扣，习惯性地挺

直腰杆。

新中国成立后，韩荣随王震率领的

部队进入新疆，徒步穿越戈壁。不久后，

他又登上平均海拔 4500 米以上的阿里

高原，深入牧区宣传党的政策。

韩荣说：“腰，还有这脖子，就是那会

儿冻坏的。”最艰难的时候，他只能依赖

担架行动。接受手术后，他的身体里多

了几根钢钉。韩荣常笑着说：“看，我真

的成了‘钢铁战士’。”

只要有人坐到他的床边，那些关于

雪域高原、战友深情的记忆，便如高原上

的河川，在他的讲述中缓缓流淌。

“疼？是真疼。但想想那些长眠在

高原上的战友，这点痛算个啥。”老人摩

挲着腰间，笑容如高原阳光般纯粹。

在山西，还有不少已是耄耋之年的

参战老兵。他们的家，也是第 985 医院

太行医疗队队员时常造访的地方。

从 太 原 出 发 前 往 临 汾 的 公 路 ，与

1937 年八路军第 115 师奔赴抗日前线的

部分路段重合。至今沿途仍可见到当年

的碉堡遗迹。诊疗车驶过一个弯道后，

医疗队队员的眼前一片开阔，“到了，李

老爷子家就在前面。”

96 岁的老兵李顺兴右耳处遗留着

1946 年战斗时的弹片，让他时常感到头

痛。

“老爷子，吃了药感觉还好吧？身

体其他地方有不舒服吗？我来帮您看

看。”文职医生李晨娟耐心地为他查体

听诊。“我这个弹片没事的，不影响，劳

烦你们一直挂念啦。”李顺兴缓缓抬起

右 手 轻 轻 一 摆 ，“ 我 十 四 五 岁 就 上 前

线，多凶险都活下来了，这点痛根本不

算什么。”

李晨娟突然感觉鼻腔泛起一阵酸

涩，“爷爷，您身体很不错，现在的任务就

是要按时吃药。我下次还来看您，要检

查您的任务完成情况哦。”“好好好，一

定！”房间里响起一阵欢笑。

第 985 医 院 组 建 成 立 的 太 行 医 疗

队，前身为该医院专家医疗队。队员们

每年为军地病患义务巡诊，足迹遍布三

晋大地。

“邓医生您可算是来了，一路还好走

吧？这两天一直下雨呢。”邓孝臣医生刚

走上楼梯，就被葛惠亭的儿子迎进屋子。

“我妈今天醒得早，知道你们要来，她高兴

得不得了。快进屋，快进屋！”

“阿姨，还记得我吧？”邓孝臣拿起听

诊器走进房间。葛惠亭看到那抹军绿，

高兴得嘴角上扬：“来了好，来了好。”这

位曾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兵，见到年轻

军医和护士的到来，格外高兴。

“仪器有点凉，马上就好了”“稍微抬

一抬腿，很好很好”……做 B 超、心电图，

医疗队队员的动作细致温柔。他们手上

的检查动作不停，一句句安慰和关心更

是不少。

检查结束后，葛惠亭说：“闺女，这个

给你。我记得你，给你吃。”文职护士马

静接过来，是一颗高粱饴糖。这颗糖，马

静一直没舍得吃，后来摆在办公桌上，工

作时抬眼就能看到。她说：“比吃到嘴里

还甜。”

当年战场上浴血战斗的战士，如今

已经年迈，他们身上的伤病诉说着昔日

的烽火记忆。第 985 医院的医护人员用

精湛的医术和温暖的态度，关心服务老

兵、守护着这些“最可爱的人”，表达对革

命前辈的敬意。他们深知，这些老兵身

上的伤病不仅是岁月的印记，更是硝烟

战火中留下的荣光。

太
行
山
下
的
温
暖
守
护

■
张
晓
伟

周
思
婕

清晨的阳光洒在比武场上，空气中

弥漫着紧张的气息。中尉张鹏举站在

400 米障碍训练场的起点，目光坚定，呼

吸平稳。他的耳边回响着小队长韩振

义的声音：“记住，这不仅是一场体能的

较量，更是一场意志的比拼。”他深吸一

口气，握紧了手中的计时器，等待着那

一声指令。

“开始！”指令声刚落，张鹏举迅速

按下计时器，像离弦的箭一般冲了出

去。400 米障碍赛道上，高板墙、独木

桥、云梯……等待着他去征服。

张鹏举低姿匍匐通过低桩网后，迎

面而来的是高板墙。他迅速接近，双手

抓 住 墙 顶 ，用 力 一 撑 ，轻 盈 地 翻 了 过

去。紧接着是高低跳台，他步伐稳健，

落地时膝盖微微弯曲，缓冲了冲击力，

随即又迅速跃起，继续向前……等冲到

弹坑前，张鹏举深吸一口气，双手撑住

坑边，一跃而下。弹坑深达两米，此时，

他已十分疲惫，之前的 5 个高强度比赛

项目——越障追击、徒手搬运伤员等，

消耗了他大部分体能。

这 时 ，他 的 耳 边 传 来 战 友 的 呐 喊

声：“加油，就要胜利了！”张鹏举用力咬

了一下酸胀的胳膊，疼痛感刺激着他打

起精神。他用尽全身力气，手脚并用，

一点一点地从弹坑中撑起。汗水从额

头上滴落，泥土沾满了他的作训服，但

他的眼神坚定如初。终于，他成功地攀

上弹坑。当他冲过终点线时，场边战友

爆发出欢呼。

“背摔假人准备！”裁判的指令声传

来。张鹏举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视线

里 那 个 沉 重 的 假 人 正 等 待 着 他 的 挑

战。此时，他的右肩传来阵阵刺痛，那

是之前完成搬运伤员项目时留下的伤，

迷彩服下的皮肤被磨出了血泡。

“开始！”

当他把假人甩上后背时，他的小腿

肌肉突然抽筋。张鹏举踉跄着跪倒在

地，膝盖重重地砸在滚烫的训练垫上。

“坚持住，再拼一把！”场边突然传

来小队长韩振义的吼声。记忆如冷水

浇头让他清醒起来。4 年前那个风雨交

加的夜晚，韩振义也是喊出这句话为他

鼓劲。那时，“魔鬼周”极限训练中，他

们背着弹药箱在泥泞中奔袭 20 公里，

高喊着“顽强战斗，绝不后退”。暴雨如

注，视线模糊，他们扛着沉重的弹药箱，

每一步都仿佛踩在棉花上。雨水混杂

着汗水，浸透了作训服。然而，他们的

步伐从未停歇。

张鹏举重新站了起来。他深吸一

口气，再次将假人甩上后背，假人表面

粗糙的布料摩擦着他渗血的肩头。这

一次，他的动作稳健有力，弓起腰背像

张拉满的硬弓，借势将假人甩向前方。

完成背摔的瞬间，他顺势前滚翻卸力，

整套动作迅捷流畅。他没有时间休息，

新的指令已经传来：“进入目标区域，立

即进行俯角射击！”

太阳炙烤着大地，张鹏举伏在射击

位上，汗水沿着脸颊蜿蜒而下。几百米

开外，靶心在热浪中微微晃动。

张鹏举调整呼吸节奏，端稳枪支。

5 声枪响，回荡在辽阔的戈壁滩上。报

靶器传来声音：“50 环。”

夕 阳 西 沉 时 ，“团 体 第 一 名 ”的 奖

牌 在 张 鹏 举 胸 前 闪 闪 发 光 。 颁 奖 台

后 的 红 旗 被 风 吹 得 猎 猎 作 响 。 他 渐

渐 明 白 ，所 谓“ 全 能 ”不 仅 要 样 样 精

通，更在于身体到达极限时再拼一把

的顽强斗志。

再拼一把
■赵智政

山川揽胜

长城是一首歌

一首血肉铸成的歌

那些挥动大刀的人

那些打着绑腿的人

那些衣衫破旧、眼含仇恨泪花的人

是歌里的一个个音符

听吧——

血的火焰

刀的光影

枪的呼啸

排山倒海的呐喊

是歌的灵魂

这歌是怒涛

卷走了东洋鬼子的美梦

这歌是利剑

斩断了豺狼的头颅

这歌是烈焰

烧尽丛生的荆棘

这歌是闪电，是惊雷

是号角

是坚硬的骨骼

是生命的支点

一次次地沸腾着我们的热血

更把历史久久地震撼

长城的歌

■唐德亮


